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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编之间———我的学报缘

刘范弟

　　１９８７年７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到长沙水

电师院政史系工作，直到２０１３年从《长沙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退休，我和学报

的关系可谓密切。先是学报作者，后来成了学

报编委，再后来调入学报当了责任编辑，即使当

了编辑，写了自认为还算过得去的文章，我还是

愿意在自己编的学报上发表，并未想到避嫌。

我在长沙理工大学（包括其前身水电师院和电

力学院）工作整整二十六年（后十六年在学报），

我和学报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作者和编辑二

者兼具的关系。我见证了学报从幼年到青年到

壮年的成长，我亲身参与了学报大部分的成长

过程，于我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如

今我退休已整整八年，在学报创刊３５周年之

际，应学报主编浩凯教授要求，写下我与学报之

间的点滴杂忆，零碎拉杂，雪泥鸿爪，毕竟来过

当时此处，也算不悔当年。

一

读研究生前，我是沅江一个偏远乡镇（离县

城一百多里）的中学教师，从未写过什么论文；

在陕西师大读研究生，我上的是两年制的研究

生班，毕业时不授学位，也没有非要发表论文才

可毕业的规定和压力。我个人比较懒散，读研

期间除了在《光明日报》“大学生回乡见闻录”征

文中发过一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外，没有正式发

表过什么学术文章。我们也有学期论文的训

练，也有一两位同学在学术刊物上发过文章，我

也曾投过一两次稿，但却没有中过，当然是文章

的学术和文字还没有达到发表水平的缘故。业

师黄永年先生当年同时招有几个三年制的研究

生，他对我们两年制的同学很关心，告诉我们只

要提交学位论文，毕业后的次年就可以申请参

加答辩，只要答辩通过，我们就可以和三年制的

同学一起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

期，课程已经不多，我与其他几位两年制的同学

一起，各自选定了一个论文题目，到毕业前夕，

我的学位论文已基本完成，并送导师审阅认可，

毕业后继续充实修改即可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

论文。

来到长沙水电师院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系

里没给我安排上课和其他工作，我得以专心修

改学位论文。当时《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刚创办不久，我在系资料室看到新出的

学报，上面登了一篇我同教研室年轻老师陈西

平的文章。我想我也可以试试，于是就将学位

论文中的一节整理整理，到学报编辑部当面交

给了编辑老师。

接待我的是一位叫李一平的年轻编辑。他

是湘乡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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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在《青海社会科学》编辑

部担任编辑，不久前刚调回家乡，来到《长沙水

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工作，也算是

一位资深编辑了。

文章很快就在学报发表了，这是我平生发

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然是很高兴的，况且还

有稿费，超过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一年多后，李

一平要调往厦门大学，我到他宿舍，与他话别送

行。他告诉我，当初定稿会上，主编对我那篇文

章是有异议的，认为文章讨论一部罕见古籍，与

现实无关，没有多大意义；他据理力争，古籍是

古代文化遗产，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只要是认真

独立的研究，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就有发表的

价值。我自知文章还不成熟，文章能够在学报

发表，一方面要感谢李一平的力争，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学报主事者发扬学术民主，不搞一言堂，

充分调动发挥责任编辑主观能动性的民主开放

作风。这其实是《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从起步开始，就能够不断向好的一个重要

因素。

此后的两年多，我在学报发表的文章，都是

由章惠康老师编发的，我在益阳师专中文科读

书时，他曾给我们班上过古典文学课，是我名符

其实的老师。章老师调来长沙水电师院后，先

是在中文系，大约李一平走后不久，又来到学报

担任副主编。他是一位真正的资深编辑，早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就曾在《人民日报》下属的

画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益阳师专创办学报，他也

是早期的主要编辑人员。他还记得我这个学

生，对我非常关心。他组织《三国志今译》《后汉

书今译》两个大规模的古籍整理项目，参加者有

益阳、娄底、长沙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承蒙他关

照，我也在其中担任了部分工作，这使我阅读研

究古籍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章老师编发我的

稿子，遇到文字或内容不妥有疑之处，并不直接

删改，而是把我叫到编辑部或者家里，当面与我

商讨修改，让我明白为何此处不妥，应该如何修

改，这使我写作和审阅文章的能力有了进一步

提高。我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温庭筠生平的考证

文章在学报发表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

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辑全文转载。河北大学

一位学者对拙文引用的一段文字出处提出质

疑，将质疑文章寄给了学报。章惠康老师审阅

后，认为虽有道理，但不是什么关乎文章主旨的

问题，就没采用此文。事后章老师把我找去，将

那篇质疑文章的复印件交给我，告诉我那篇文

章的质疑还是有道理的，今后写文章对引文一

定要弄清原始出处，不能怕麻烦而从别的文章

或著作中转引。章老师的告诫，我的研究生导

师黄永年先生给我们上课时也讲过多次，还以

一位著名国学大师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

转引《魏书》原文的例子告诫我们决不能偷懒取

巧，没想到我一时偷懒从号为“一代词宗”大师

的著作中转引的《全唐文》文字出处竟然有错。

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从此，我对引文的核

对，再也不敢偷懒大意。

１９９２年，章老师离开学报回到中文系，从

此我在学报发表的文章就由李传书老师负责编

发。李老师只比我大几岁，我称他“李哥”，将他

当兄长看待。我和他都是从农村出来，经历了

同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有许多共同话题，

说话随便没有什么顾忌。我的文章有什么问

题，他会直接指出不留情面，我觉得他不对也会

直接反驳，完了哈哈一笑握手言欢。这真是一

种轻松愉快的兄弟关系！

二

到１９９４年，我己在学报发表了七八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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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其中两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于

是我被学报列为重点作者，每年可以在学报发

表一篇或两篇文章。九月开学，学报编委会换

届，不知是谁提名推荐，我这个仅有讲师职称的

作者竟忝列为第四届学报编委会委员，而十位

编委中的其余九位，全都是教授或副教授。这

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其实编委就是一种虚衔，没有什么实际权

力和利益，只是可以参加编委会议，在会上发发

议论提点建议而已。我记得参加过两次编委

会。一次讨论学报如何办出特色，可以开设些

什么新的栏目，有人建议从地域文化入手，多发

些有关湖湘文化的文章，但要与师大、湘大学报

争锋，难以异军突起；有人说可以注重行业特

色，办一个电力企业文化的专栏，但却过于局

促，难有大的腾跃；还有一些别的建议，议来议

去，当场却无定论。又一次是讨论学报改名，也

是议论纷纷无结果。从我参加的两次编委会来

看，编委会开会虽然效率不高，但各专业的编委

们议论蜂起互相争论，各种想法纷呈，可以集思

广益，对开阔办刊思路是有好处的。

１９９５年６月，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

我任讲师已有五年，可以正常申报副教授了。

我在学校社科部历史专业担任专业课教学，发

表的学术论文全都是有关中国古代史和湖南地

方文化方面的内容。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省部级

课题，清点了一下发表的学术成果，能拿得出手

的除了一篇《光明日报》专栏《文物与考古》上不

到两千字的短文及一篇《湖南社会科学》上８

０００字的文章外，就只有学报发表的９篇论文

了。我信心不是很足，但还是准备材料积极申

报。社科部和学校的评审顺利通过，但省里的

评审我不敢大意，就与社科部另一位申报教授

的老师一起去找了一位多次当省高评委的老

师。省评审顺利通过后，那位省高评委老师告

诉我，你是全票通过的，其实根本不用我帮你说

话，就凭你那两篇学报发表又被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的文章和《光明日报》上的那篇，

还有你以讲师身份担任本科院校学报编委的资

历，评上副高就绰绰有余了。

学报几年来对我的扶掖，使我在学术研究的

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学报真

是我的贵人，我能评上副教授，学报功莫大焉。

三

长沙水电师院社科部的历史专业从１９８９

开始招生，由于学生就业形势不明朗，１９９３年

停止了招生，前一年所招学生在历史专业学了

一年后转入中文专业。１９９５年，历史专业最后

一届学生毕业，这个办了６年的专业就此撤销。

我随历史教研室的专业老师一起，转入中国革

命史教研室，改教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革

命史。第二年，教研室主任张可荣升调学院宣

传部任副部长，社科部主任唐秉仁找我谈话，要

我接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我生性闲散，

不愿去当这个又忙又不讨好，还耽误自己看书

做学问的差事。唐主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我不堪烦扰，就提出条件，我顶多干一两年，到

时另让高贤；还有，我对教中国革命史等思政课

缺乏兴趣，因为不能随意放开讲，照本宣科不合

我的心性，况且我的兴趣和着力方向是中国古

代史和湖南地方史，教革命史也是赶鸭子上架，

有机会我还是想换一个单位或部门，到时希望

不要留我。唐主任答应了我的两个条件，我不

好再推辞，就勉为其难地上任了。

１９９５年廖小平接替陈其相担任学报主编，

后来学院又委任他为学工部长，身兼两个都须

亲力亲为的重要岗职，学报的工作就有些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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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了，学报急需增加一位编辑才行。廖主编

与我早就相熟，我也早有离开社科部的意愿，于

是一拍即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我调入学报当了编

辑。这编辑我一当就是１６年，其间经历了４位

主编，成了四朝元老，直到退休我才离开了学报

编辑部。

我到学报的时候，正赶上了学报发展的最

好时期。前两任主编靳绍彤和陈其相为学报打

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廖小平接任主编后，更是

雄心勃勃，决心要向全国高校学报先进行列冲

刺。廖主编年轻，有干事业的雄心壮志，学术过

硬，业务精通，学界交往广，有想法有干劲，从普

通编辑做到主编，完全是凭实力干上来的。他

当主编后短短两三年时间，学报就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在全国高校学报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学报影响力提高的明显标志是转载率的大

幅提高，这里仅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例。

１９９４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报文章１５

篇，１９９５年２７篇，１９９６年３０篇，而当时学报每

年的发文量并不多，如１９９６年是１１８篇，而当

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全文转载就达到了

２６％。如果再加上《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

学报文摘》和其他文摘的转载转摘，这年学报文

章转载转摘率达到了５０％以上，这个成绩在当

时的全国文科学报中都是居于前列的。那几年

学报的《哲学》栏目，其转载率甚至达到了与《哲

学研究》并驾齐驱的地步（据当年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在《光明日报》发布的国内刊物复印转载排

名）。正是由于学报影响力的提升，１９９９年９

月，在由国家教育部批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

究会组织的全国首届高校百强学报评比中，《长

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荣获“全国百强

学报”称号，且排名在第２６位，这个排名甚至超

过了全国许多重点大学的老牌学报。

学报为何能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今年是

学报创刊３５周年，已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

长、当年学报主编的廖小平教授写了一篇回顾

文章，对此总结概括了五点：一是学报办刊定位

于“纯学术”，选题不拘一格。二是严格以质取

稿，内稿外稿一视同仁。三是主动向名家约稿。

四是坚决不收版面费，坚持发稿费。五是充分

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有一种事业自

觉和办好学报的荣誉感。

廖校长的总结概括非常到位。这里，我仅

从个人体验和责任编辑的视角对其中“严格以

质取稿”和“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积极性”两点稍

作具体阐发。

当时我们学报的编辑人员都具有教授或副

教授职称，在各自的学科专业方面，都有相当的

学术水平，因而几位编辑人员都是各自负责自

己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稿件处理。这些稿件很多

是编辑主动约稿，也有不少自然来稿，当然也有

朋友熟人的稿件，学校领导和学校其他部门领

导以及校外兄弟学报介绍的稿件也是常有的。

廖小平主编规定了“以质取稿”的总原则，至于

约稿，处理自然来稿、朋友熟人稿和其他关系

稿，则充分放手，由责任编辑自己负完全责任，

只有一条，拟发稿件质量必须达到发表要求。

在这样的机制下，责任编辑有权有责，权责分

明，有压力也有动力；虽然也没规定什么奖惩措

施，但你编发的文章不能老是没有反馈啊！你

要想办法去约来好稿，你要能从自然来稿中发

现好稿，你不能仅凭来稿人头衔决定稿件取舍，

你还要顶住压力，拒绝达不到发表质量的各种

熟人关系稿件和领导介绍的稿件。

责任编辑要对所有稿件进行初审，再对拟

用稿件和某些由主编交下的稿件（廖小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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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作为责任编辑负责某些学科方面的稿件，

他收到非本人所编学科的稿件则交给相关编辑

审编）进行精细复审，写出审稿意见，说明拟用

或不用理由，再将复审后的稿件交给廖主编终

审；廖主编终审完后，还要召集所有编辑开定稿

会，讨论拟用稿件最终是否可以发排。

这样的定稿会不是走过场，是非常严肃认

真的，有时还是非常热烈甚至激烈的。常有你

拟用的稿件被主编或其他编辑质疑的情况发

生，你要有理有据地说明稿件确实达到了发表

要求，而不是你出于关系和压力而怀有私意的

言不由衷；即使是廖主编交下的稿子，如果达不

到发表质量被你否决，只要否决的理由确实充

分，他也不会要求一定通过发表，我就曾经否决

过一篇廖主编交我编审的历史稿件；我还从自

然来稿中发现采用了好几篇在校研究生的来

稿，如湖南师大一位叫刘苏华的研究生曾寄了

一篇世界史的稿件，我审阅后觉得有新意质量

不错，就写了“已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发表”的审

稿意见，定稿会上廖主编问了几句，听我说了详

细意见后当即决定发表（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

就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专辑转载。刘

苏华后来告诉我，完全没想到在不认识学报任

何编辑，也没有任何人介绍推荐的情况下，他的

初次投稿竟会顺利发表并被复印转载，他毕业后

能留校当上学校出版社编辑，这篇文章起了很大

作用）。可见当时我们学报编辑部确实洋溢着一

种和谐向上、生动活泼的学术民主气氛。这是我

们学报当时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并进入全国高

校文科学报先进行列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四

１９９９年，廖小平教授担任学院学工部和教

务处合并组建的教学部主任，工作太忙，无法再

兼任学报事务，于是辞去了主编的职务。

其时长沙电力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刚刚上

任，学校机构正在进行变动整合。学工部教务

处合组为教学部、宣传部统战部合成宣统部、人

事处劳资处并为资源部，而我们学报社科版、自

科版、《实验教学与仪器》三个期刊，则合并组成

了期刊社，社长由学报自科版主编李应求教授

兼任。期刊社为处级单位，三个本来也是处级

的下属期刊于是降为科级。

期刊社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学报社科版主

编暂时缺位，由副主编李传书主持学报工作。

因李传书不是党员，任主编不合适，于是学院党

委就任命己满５８岁，刚从社科部主任位置退下

的唐秉仁教授到学报社科版担任主编。

唐教授只差两年就退休了，对他而言，来学

报当这个科级主编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一

切学报事务也就“萧规曹随”了。这个状况其实

还不错，责任编辑继续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各自

所管栏目倒也能够自主，照旧组稿约稿审稿。

然而每期的定稿会却不再开了，大家把各自审

稿认为可用的稿件交给唐主编，由他安排上稿

先后次序。在唐主编主事学报的那两年，学报

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也基本保持了原有态

势，没有大的下滑。

在此期间有一事可记。期刊社社长李应求

曾在武汉大学做过一段博士后，他一个武大历

史系的博士后同仁，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近

代以来为何落后于西方的文章，托他想在我校

学报发表。李应求不好推托，就将文章交给了

唐秉仁，唐秉仁交我审阅。我拜读之后，觉得此

文了无新意，所论全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东西，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并无发表价值。过了几天，

李应求问我可否发表，我将我的意见告知，他有

点为难说不好对作者交待，我说会写封信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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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明理由，不会让他为难的，此文到底没在学

报发表。由此事可见，唐秉仁教授当学报主编

时，即使期刊社社长管着学报，学报社科版责任

编辑处理稿件的权责，还是得到了充分尊重的。

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１日，长沙电力学院院务会

议讨论“唐秉仁教授已办理退休，期刊社要求免

去唐秉仁主编、李传书副主编职务，由王新生担

任主编”一事，讨论后学院同意了期刊社这个要

求，王新生副教授接任《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主编。此后不久，李传书教授离开

了期刊社和学报，回到中文系从事教学。

王新生与我是社科部革命史教研室的同

事，当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他比我早一年调入

学报当编辑。王新生很年轻，也很努力。他很

早就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工作之余还锲

而不舍地全力备考法学博士，当主编后仍未放

弃，终于考上了武汉大学在职博士。读博期间，

他非常辛苦，既要履行主编职责，又要读书写论

文，其间有一年时间都在武汉大学住校学习。

２００２年３月，长沙轻工业专科学校并入长

沙电力学院，该校的谢明子老师来到学报社科

版，成了我的同事。谢老师二十多岁，湖南师大

中文系毕业，原在轻专校报和《创造天地》杂志社

当编辑，有编辑职称。李传书教授已回中文系，

此时的学报，就是我、王新生和谢明子三人了。

学报编辑事务的风格，由此发生了一些变

化。以前的责任编辑负责制不再实行。除了法

学稿件和少量的历史稿件，几乎所有的来稿都

由校内或校外的专家审稿，每期的定稿会也再

未开过。这其实是学术期刊的惯例和发展趋

势，或许也是正确的。当然，历史方面的稿件，

如果有熟悉的学者和专家直寄（交）于我，质量

也过得去，我向主编推荐，也还是能够采用的。

２０１０年８月，王新生去美国访学一年，学

校按规定免去了他的期刊中心副主任和学报主

编的职务，陈浩凯教授由社科规划办主任转岗

调任期刊中心副主任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主编。

陈浩凯是长沙水电师院中文系首届学生，毕

业后留校，曾在学院办公室、学院子弟学校教务

主任、社科办主任多个岗位历练过。他思路宽，

想法多，事业心强，干劲足。虽然此前他从未接

触过编辑出版工作，但他善于学习，很快就熟悉

了业务，进入角色成为行家里手。在对学报二十

多年办刊经验得失和全国学报界现状初步了解

把握之后，陈浩凯主编提出了自己的办刊思路。

他认为，学报用稿不能面面俱到，应该突出

学校优势学科，形成拳头产品。为此，从２０１１

年开始，陈主编在学报建立了“专栏特约主持

人”制度。以研究方向设置栏目，以研究问题组

织稿源，利用学校文科院系优势学科，创办了两

个特色栏目，聘请学科优秀专家为栏目主持人，

为栏目组织稿源，在全国范围内向知名学者约

稿，并为稿件质量把关负责。

一个是由原文法学院教授、湖南省优秀青

年社科专家易彬主持的《中国诗歌研究》栏目，

２０１３年我退休时就办得很有起色了。浩凯教

授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这个栏目已出版４０多

期，发表论文１３０余篇；２０１９年，学报将栏目文

章选优，结集出版了《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

百年新诗研究论集》一书。

另一个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易显飞教

授主持的《科技哲学研究》栏目。至今已出版

６０多期，发表论文近３００篇；２０１７年８月，学报

将栏目文章选优，结集出版了《当代科技哲学前

沿问题研究》一书。２０１９年“科技哲学研究”栏

目获评“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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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９版）》报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复合影响因子０．８２４，在人文社会科学

综合学科类别４３６种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全

国第６０位，影响力指数排名全国第９９位。

在当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强手如林的情况

下，陈浩凯主编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五

有人说，当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不是一份

值得从事的工作。我不这么认为，编辑于我，不

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在编辑工作中我更

多的是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工作的快乐，收获

可谓多多。十六年的编辑生涯，我至今无悔。

学报编辑，第一要事就是读稿，这不简单，

极考验编辑的学识、逻辑思维和文字工夫。不

管是名家大腕还是初生牛犊，他们的来稿都要

认真地读。读稿，一方面是学习欣赏。文章内

容有新意、论证清楚、逻辑严密、文字赏心悦目，

益我心智，长我见识，读这种文章真是如饮甘

醇！且这类文章将经我手变为铅字，公诸学界

世人，这是何等快事！读稿，另一方面也是“挑

刺抓虫”。学术新手文章固然有“虫”能抓，学术

大牛文章也难保无“刺”可挑。从内容到结构，

从论点到论据，从逻辑条理到文字表达，对文章

全面审读，常常会从文章中抓出或多或少或大

或小的各种“虫子”，挑出各种各样的“毛刺”。

这样读稿之后，就可形成编辑的审稿意见了。

如果决定采用，文章或要修改，编辑要和作者通

气，将修改意见告知；如果不能采用，也常要通

知作者，并告知不能采用的理由。读稿、审稿、

与作者通信，这都是极考验编辑学识功夫和工

作态度的事情。

我当学报编辑的前几年，那时还没有“伊妹

儿”，通信往来全是手写邮寄，费神费力。至今

我还保留着不少作者给我的回信，不时翻阅，想

起当时情形，常常会心一笑。如我曾觉得一篇

文章标题不好，建议作者改为某题，文章刊出

后，作者来信说：“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您对我

文章标题的中肯意见，远胜过一字之师。”

后来用电话，又用电子邮件，方便快捷多

了。一位党校作者，年轻的副教授，寄来一文，

颇有新意，论证、文字大体合理平顺，唯开头一

段引语，啰嗦不得要领。决定采用，打作者电

话，希望改改，作者气盛，说其常给党委和政府

领导写稿，没有谁说他文字不好的。我也不多

说了，将其文章开头改改，电子邮箱发给作者，

两天不见回复。第三天作者来了，提着一袋苹

果，进门就说谢谢，说我这一改，提纲挈领、明白

晓畅，让他文章增色不少；坐下相谈甚欢，从此

成了朋友。

又一次，兄弟合作单位（外校）送来一稿，作

者是位教授，来头不小，且有领导交待，文章是

非发不可的。然而文章所论，都是老生常谈，且

文字水平也差，逻辑混乱，好几个段落都是上气

不接下气，是硬生生横插进来，不知要说什么。

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叫来作者本人，当面向

其指出问题，问她这段与上段和下段的意思如

何连接？作者态度倒还诚恳，耐心听我一一指

出要改之处，答应回去好好修改。过了几天，将

稿件送回，我看了看，确实大改了，至少逻辑上

平顺了很多，我如实写了审稿意见，主编于是签

字同意发表。

组稿约稿也是编辑的重要工作。这使我结

识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其中很多人都成了

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切磋提携，从而

使我有了更多的学术长进和学术机遇。这些专

家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副

所长王震中，有福建师大博导戴显群，有华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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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导曹旅宁，有重庆师大中国古代文明与国

家起源研究所所长刘俊男，有湖南师大博导饶

怀民，有岳麓书社社长、湖湘文库编委副主任夏

剑钦，有湖南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万里，有湖南社

科院炎黄研究所所长何光岳，有船山学社社长、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朱迪光，有濂溪学研

究会会长、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有

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张文刚，有湖南城市学院教

授易永卿，等等。他们都由我约稿，在我校学报

发过文章，有的还发过好几篇，文章都有不错的

反响，为我校学报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作出

了贡献。

还有一事值得一叙。大约是１９９９年４月

的某天上午，我和王新生两人在学报办公室看

稿，学院副院长洪源渤走了进来。他并不分管

学报，王新生搬过一张椅子让他坐，他也不坐，

就那么站着和我们说话。他说，前段时间托人

送来一篇稿子，不知这期能上么？我们前几天

刚定了第二期的稿件，正准备送印刷厂发排。

王新生就查了查，说没上呢，要排到下期了。洪

院长有点犹犹豫豫，欲说又止的样子，最后说：

“哎，只怕来不及了，马上要报职称材料了，算了

算了。”说完这话，他就坐下和我们聊了会天。

知道我是刘范弟后，他就问我去年（１９９８年）是

否在《真理的追求》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党办给

院领导都订了一份这个杂志，并说我的文章不

错，很有现实意义，就起身走了。我和王新生也

没多想什么，继续看稿。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年春节，我是在

安化父母家过的。回长沙后，独自留在长沙过

年的大女儿告诉我，大年三十晚上有人打电话

给我拜年，是一个叫洪源渤的人打的，知道爸不

在家，还特意叫我一定转达他的问候。我有点

意外和感动，我们当时没主动帮他上稿，没想到

已升任电力学院党委书记的他竟会大年三十给

我这个普通编辑打电话拜年！这在其他地方和

单位，只怕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洪源渤书记的

亲民、民主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六年阳光风雨，我与学报一路同行，退

休已八年，几度梦里回。难忘的记忆还有好多

好多，拉拉杂杂记下这些片断，暂且打住，以为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三十五

周年贺。长江后浪推前浪，祝学报乘九万里风，

鹏翼高展，金色梦翔齐云飞。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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